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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在剑川，有一种歌声，从唐代的《蛮书》一路
唱到今天。它没有曲谱，没有写定的歌词，却在
山间田野传唱了上千年，它就是剑川白曲。那
么，这缕山野歌声何以绵延千载，古老腔韵又该
如何接住时代“新声”？我们一同走进剑川，去聆
听剑川白曲的千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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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剑川石宝山歌会开唱仪式现场。

孩子们在集体弹唱剑川白曲。

群众在石宝山歌会上对歌。

石宝山歌会山林对歌现场。

滇西北群山深处，石宝山静默千年。每年农
历七月底，铮铮三弦、悠悠白曲，就会将这片寂静
的山林唤醒，方圆数百里的群众都会身着盛装、翻
山越岭，来此赶赴一场延续了上千年的歌会之约。

“剑川石宝山歌会声名远扬，我们每年都会
赶来对歌，岁岁赴约，这是代代相传的古老传
统。”一名来自鹤庆的对歌爱好者说。

“我每年石宝山歌会都来对歌，已经来了 20
多年了。”剑川县金华镇对歌爱好者赵建同告诉
记者。

早在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便有记载：“少
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葫芦）笙或吹树
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这段文字记
录下了南诏先民以乐传情、即兴唱和的古老习
俗，印证了滇西源远流长的民间对歌传统由来已
久。在元代，石宝山已是滇西一带知名的风景胜
地，前来朝山赴会的民众，在石钟山石窟留下了
大量和歌会相关的题刻诗文。

“石钟山石窟留存着不少和石宝山歌会相关
的元代题刻，这些诗文大多是当时从大理、洱源
等地来朝山赴会的民众、游人留下的。”剑川县文
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董增旭介绍。

清代剑川诗人赵怀礼所作《朝山曲》，生动描
摹出当年石宝山歌会人声鼎沸、歌声不断的热闹
盛况。“诗里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三营浪子土三
弦，靡曼山歌断复连；菩萨低头弥勒笑，无遮大会
奈何天。寥寥数句，便把通宵对歌、歌声不绝的
场景尽数呈现。”董增旭说。

探究剑川白曲的文化气质，学者们发现它与
《诗经·国风》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源自民间、歌
咏众生，善用比兴、寓情于物，饱含着普通人最质
朴真挚的情思。

董增旭说：“溯源剑川白曲的文化根脉，它的
风格很像《诗经》里的《风》。石宝山歌会里广为
传唱的《心肝票》，意境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非常相近。这类歌谣没有明确的创作者，是一代
代民间大众共同孕育的集体文艺成果。”

剑川县阿鹏艺术团副团长、剑川县音乐家协
会副主席罗智华介绍：“剑川白曲本身就是口头
诗歌，固定采用山花体格律，遵循三七七五、七七
七五的句式结构，格律严谨，句句讲究押韵。”

历经千年发展，如今石宝山歌会的声名与回
响早已不止于剑川一隅及周边的白族村寨。它
已经跨越民族与地域，成为滇西北群众以及五湖
四海各地游客共同奔赴的文化盛会。

“现场能见到许多民族的参与者，我刚才就
遇到了彝族、傈僳族、纳西族的群众。石宝山歌
会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文化传承、情感表
达的载体，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大理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万平说。

“曲调和山林自然环境浑然相融，从歌声当
中，可以听见这片土地沉淀的历史，感受到其中
诉说的乡土故事，这样的体验十分难得。”美国游
客Kevin感慨道。

歌会为白曲提供传唱的舞台，白曲则为歌会
注入灵魂。2008年，石宝山歌会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剑川白曲列
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为载
体，一为内核，二者相生相伴，共同构筑起白族口
头歌谣鲜活、流动、生生不息的传承场域，让古老
的口头诗歌不在书卷里沉寂，而在人声传唱中永
葆生机。

“石宝山歌会，实际上就是白族调和剑川白
曲生生不息的创作基地与活水源头。在这里，
没有森严的门槛，不分雅俗高低，文人雅士的巧
思和山野乡民的即兴吟唱彼此呼应、同台争
鸣。也正因这份扎根山野、发自本心的原生力
量，许许多多艺术创作者、音乐人都专程来到
石宝山，从山野的歌声里，汲取最本真的创作
灵感。”董增旭说。

石宝山歌会为什么能回响千年？剑川白曲
又为何能百世流芳？答案不在博物馆，不在展板
上，而在剑川白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里。

歌会期间的石宝山，弦音在密林之中流转，
悠悠白曲随松涛飘荡，歌者遥相应答，自在唱
和。很多第一次来到石宝山的人，都会有一个
疑问：这些歌手，学了多少年？答案可能让人很
意外。

“我们并没有专门拜师学艺，来到歌会现场，
三弦声一响，调子一起来，自然而然就能开口
唱。”剑川县金华镇对歌爱好者李银珍说。

“白曲对唱就如同日常对话一般，一问一答、
你来我往，掌握了曲调与格律之后，唱起来很简
单的。”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村民张永花向记者
解释。

看似随性自在的山野对歌，实则非常考验歌
手的才思和阅历积淀。三弦一响，一方开口，另
一方就要在极短时间内临场应答。既要恪守山
花体的格律，讲究押韵对仗，又要随机应变，见景
生情。

“石宝山歌会的即兴对唱，颇有‘李白斗酒
诗百篇’的意境，十分考验演唱者的综合功底。
对歌时没有修改重来的机会，留给对歌者的思
考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秒，这正是石宝山歌会
与剑川白曲能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核心原因。”剑川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董增旭说。

这些能够出口成章、即兴应答的歌者，正是
自幼浸润在白曲萦绕的乡土氛围里，深谙曲调韵
律，同时又积攒下丰厚的生活感悟与文化记忆，
方能临场起兴、随情赋词。

“石龙村几乎男女老少都能哼唱白曲，孩子
们两三岁时，耳边就常年萦绕着白曲的唱腔，曲
调印记早早留在记忆之中。”剑川县阿鹏艺术团
团长、白族歌后李宝妹说。

“田间劳作、上山砍柴，山野之间随处都能听
见白族调的歌声。可以说，我还在襁褓之中就已
经耳濡目染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石宝山歌会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兆元说。

在石宝山对歌，没有精致的舞台，没有华丽
的灯光。山间树林、路边坡地，唱歌的人在哪里，
舞台就在哪里。剑川白曲的传承，就是这般扎根
于广袤的山野大地，没有固定的课堂，没有印刷
的曲本，传承藏在每一次侧耳倾听里，流淌在每
一场即兴对歌中。

“森林旷野、田间地头、山野坡地，才是白曲
真正的舞台。广袤的乡土，源源不断地为演唱者
供给着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剑川县阿鹏艺术
团副团长、剑川县音乐家协会副会长罗智华说。

“石宝山歌会上，众多艺人轮番弹唱，不同的
唱腔、弹奏技法各有特色，风格各异。对喜爱白
曲的人而言，这里就是研习白曲最好的场所。”
李兆元说。

剑川白曲源自山野大地，生长于人间烟火，
三弦一响，唱的是刻在族群血脉里的过往。它从
来不只是一门用来表演的歌唱技艺，更是白族群
众承载、传递民族记忆的方式。

“我们围坐在火塘边，唱起《背盐调》的时候，
老一辈演唱者目光悠远，唱到动情处常常潸然落
泪。我虽没有亲身经历那段背盐的岁月，却深深
为之触动。他们的歌唱发自心底，带着故事与灵
魂。”白人兄弟组合成员李四旺说。

剑川白曲虽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但它从来不是被陈列封存的“遗产”，而
是剑川白族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融在朝夕烟火
里，活在每一次开口吟唱之间。

“云南是民族歌舞富集的地方，能歌善舞早
已融入各族群众的血脉之中。歌唱不是刻意的
表演，而是自然流淌的生活方式，是生命本真的
状态。”来自丽江的游客任继敏感慨道。

剑川白曲唱了千年，靠的不是“好听”，而
是“有用”。白曲题材丰富，涵盖劝世歌、祭祀
歌、礼俗歌、劳动歌、情歌、儿歌等多个类别，被
誉为“白族的百科全书”。走进新时代，古老
的白曲又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拥有了新的
生命力。

“前些年，我们围绕脱贫攻坚、文明城市创
建、扫黑除恶等主题，创作了一大批白曲曲目，
并且带着这些作品深入乡村巡回演出。这些
作品通俗易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政
策方针，深受父老乡亲的喜爱。”剑川县阿鹏艺
术团团长、白族歌后李宝妹说。

三弦声声，旧曲新词，让剑川白曲重新扎
根乡土日常。这些年，本土艺人还持续探索创
新演绎形式，让剑川白曲以更加鲜活新潮的面
貌，走进年轻群体的视野。

“我们在伴奏编排、弹奏技法上进行改编
创新，在保留白曲原有韵味的前提下，适配当
下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不少年轻人由此发现，
龙头三弦与白曲也可以兼具潮流感，这份改
观，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了解、学习白
曲。”白人兄弟组合成员董禄龙说。

“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我们坚持两条腿
走路。一方面坚守传承保护的底线，悉心收徒
传艺，原汁原味保留白曲传统曲调与技法；另
一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打磨出更多思想性、艺
术性兼备的精品力作。”剑川县阿鹏艺术团副
团长、剑川县音乐家协会副会长罗智华说。

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阻隔，
昔日只在山林间的对歌台，延伸到每个人掌心
的屏幕之上。艺人们主动拥抱自媒体平台，把
悠远的山野乡音搬到线上，让剑川白曲被更远
地方的听众听见。

“我依托网络账号，持续发布龙头三弦演
奏、白族调弹唱的视频。网络传播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无论听众身在何方，打开手机就
能听见故土乡音，甚至还能在线隔空对歌。”
李兆元说。

面对后继乏人的传承难题，剑川把传承的
希望放在少年一代，坚持从娃娃抓起，将白曲
传习课堂送进校园，让古老曲调浸润童年，在
孩子们心底种下民族文脉的种子。

“我们持续推进白曲进校园工作，艺术团
成员受聘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常态化
开展白曲教学、传习活动。”剑川县阿鹏艺术
团副团长、剑川县音乐家协会副会长罗智华
介绍。

“我从小就喜爱白曲，至今已经连续十年
参与石宝山歌会的白曲弹唱展演。往后我也
希望向更多人推介剑川白曲，让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白曲、喜爱白曲。”剑川白曲小传承人
张正宇说。

这两年，藏于山野的白曲，已经成为剑川
一张动人的文化名片，吸引各地游客、研学学
子慕名而来。沉浸式的非遗研学体验，进一
步拓宽了白曲的传播空间。非遗传承和文旅
发展双向赋能、彼此滋养，既为白曲传承注入
持久生机，也让乡土村落收获实实在在的发
展红利。

“石龙村的乡村旅游逐步兴起，大量研学
团队专程前来，体验白曲演唱、霸王鞭等非遗
项目。村里的传承人、民间歌手常常忙得不可
开交。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
看到这样的景象，我非常高兴。”剑川县阿鹏艺
术团团长、白族歌后李宝妹说。

山野的歌声从来没有落幕。剑川白曲之
所以能够跨越千年持续传唱，从来不是因为把
唱腔封存在时光里一成不变，而是因为每一代
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它在山间重新响起。
弦歌已续，声声不息。


